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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在家庭累积风险与
积极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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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中小学生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积极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为促进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广西百色市3个县（区）的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青少年心

理韧性量表、情绪调节问卷、中国家庭功能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分别调查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家庭累积风险和

积极应对方式；采用 Process宏程序分析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积极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调查 1 076人，回收有效问卷1 006份，问卷有效率为93.49%。调查对象年龄M（QR）为13.00（1.00）岁；其中男生

515人，占 51.19%。心理韧性得分为（3.36±0.63）分，情绪调节得分为（2.26±0.56）分，家庭累积风险指数M（QR）

为 0（0），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为（1.85±0.39）分。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累积风险可直接负向影响积极应对方式

（β=-0.037，95%CI：-0.059～-0.014，P=0.011），也可通过心理韧性（β=-0.029，95%CI：-0.041～-0.017，P=0.006）
或心理韧性和情绪调节（β=-0.002，95%CI：-0.004～-0.001，P=0.001）为链式中介间接负向影响积极应对方式。心理

韧性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4%，心理韧性、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结论 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在

家庭累积风险和中小学生积极应对方式间发挥负向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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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s of resilienc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on family cumulative
risk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 Xujiao1, 2, OUYANG Zeping1, LUO Yuxing1, HUANG Junxiang1, DENG Shusong2, GUO Rui2
1.Graduate School,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Guangxi 533000,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Guangxi 53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resilienc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on family cumulative risk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promoting psychologi⁃
cal health among them. Methods Th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ree counties (districts) of Baise Ci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ere selected through th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Resilience,
emotion regulation, family cumulative risk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Resilience Scale for Chi⁃
nese adolescent,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hinese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 and Simple Coping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 respectively. Mediating effects of resilienc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on family cumulative risk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were examined using Process macro program. Results Totally 1 076 questionnaires were allocated, and
1 00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3.49%. There were 515 boys, accounting for
51.19%. The median age was 13 (interquartile range, 1) years. The mean scores of resilienc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were (3.36±0.63), (2.26±0.56) and (1.85±0.39) points,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family cumulative
risk index was 0 (interquartile range, 0). 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s showed that family cumulative risk ha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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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positive coping style (β=-0.037, 95%CI: -0.059 to -0.014, P=0.011), and also had an in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positive coping style throug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β=-0.029, 95%CI: -0.041 to -0.017, P=0.006)
as a mediator or throug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β=-0.002, 95%CI: -0.004 to -0.001, P=0.001)
as a chain mediato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contributed 44% to the total effect, while the chain mediating ef⁃
fect of resilienc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contributed 3%. Conclusion Resilience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serve as nega⁃
tive mediators between family cumulative risk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among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umulative family risk; resilience; emotion regulation; positive coping
style; mediating effect

青少年期是身心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同时面临学

业、家庭、社交及自我认知等多方面的挑战。积极应

对方式可以帮助青少年缓解压力，促进身心健康发

展［1］。应对方式与自身心理特质相关，研究表明，

心理韧性是一种恢复自身适应力的内在心理资源，

心理韧性越强越倾向于积极应对应激源；良好的情

绪调节能力能促进积极的情绪表达，继而采取积极

的应对方式［2-4］。青少年的应对方式受到家庭因素

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家庭成员间和谐的相处方式有

利于引导青少年正确应对负性生活事件；家庭也是

对青少年心理特质产生重大影响的环境因素，成长

在良好家庭环境下的青少年心理韧性较强，且更善

于沟通和调节负性情绪［5-7］。本研究选择广西百色

市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家庭累积风险指标评

估家庭结构、亲子和教养等家庭因素的累积风险，

分析家庭累积风险对中小学生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

并探讨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发挥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5 月，在百色市采用

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 3 个县（区），每个

县（区）各抽取 1 所小学和 1 所中学，抽取五年级

至初二年级所有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及其监护

人均知情同意。

1.2 问卷调查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收集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信息，采用相应量表调查应对方

式、家庭累积风险、心理韧性和情绪调节。要求调查

对象在 30 min 内独立填写完成，当场回收问卷。

1.2.1 应对方式调查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8］，包含积极应对和消

极应对 2 个维度，各 10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

“从不”计 1 分、“偶尔”计 2 分、“经常”计 3 分、

“总是”计 4 分。积极应对各条目得分总和的平均分

为积极应对方式最终得分，分值越高表示应对方式越

积极。总 Cronbach's α 为 0.736，积极应对维度的

Cronbach's α 为 0.779。
1.2.2 家庭累积风险调查

家庭累积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

功能。父母文化程度由调查对象自填。家庭功能采用

中国家庭功能量表［9］调查。该量表包含相互关系、

沟通、冲突与和谐、父母关注和父母控制 5 个维度，

共 33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完全符合”计 1 分、

“比较符合”计 2 分、“不确定”计 3 分、“比较不符

合”计 4 分、“完全不符合”计 5 分；相互关系、沟

通、冲突与和谐及父母关注维度得分越低表示家庭功能

越好，父母控制则反向计分。Cronbach's α 为 0.924。
将上述家庭累积风险指标转换为二分类变量：相

互关系、沟通、冲突与和谐及父母关注 4 个维度得

分≥第 75 百分位数编码为 1，＜第 75 百分位数编码

为 0；父母控制维度得分≤第 25 百分位数编码为 1，
＞第 25 百分位数编码为 0；父母文化程度为高中及

以上编码为 1，高中以下编码为 0。累加各指标的编

码，形成家庭累积风险指数，数值越大表示家庭累积

风险越大。

1.2.3 心理韧性评估

采用胡月琴等［10］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评

估心理韧性。该量表包括个人力和支持力 2 个维度，

共 20 个条目，其中个人力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

和积极认知 3 个子维度，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和人

际支持 2 个子维度。采用 5 级评分：“完全不符合”

计 1 分、“比较不符合”计 2 分、“说不清”计 3 分、

“比较符合”计 4 分、“完全符合”计 5 分；第 12 个

条目采用反向计分。总 Cronbach's α 为 0.812，个人

力和支持力维度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779 和 0.807。
1.2.4 情绪调节评估

采用王力等［11］汉化修订的情绪调节问卷调查情

绪调节，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 2 个维度，共 10
个条目。采用 7 级评分：“完全不同意”计 1 分、

“很不同意”计 2 分、“有点不同意”计 3 分、“不确

定”计 4 分、“有点同意”计 5 分、“很同意”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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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完全同意”计 7 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情绪调

节策略的倾向性水平越高。总 Cronbach's α 为

0.823，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维度 Cronbach's α 分别

为 0.829 和 0.741。
1.3 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分析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在

家庭累积风险与积极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建立以

下假设：（1）家庭累积风险负向预测心理韧性、情绪

调节和积极应对方式；（2）心理韧性、情绪调节正向

预测积极应对方式；（3）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在家庭

累积风险与积极应对方式间起中介作用。以家庭累积

风险为自变量，心理韧性、情绪调节为中介变量，积

极应对方式为因变量，性别为控制变量，中介效应模

型成立需满足以下 3 个条件：（1）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2）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

应有统计学意义；（3）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有统

计学意义。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对

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0 软件录入数据，采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的采用均

数±标准差（x̄ ± s）描述，不服从正态分布的采用中

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QR）］描述；定性资料采

用相对数描述。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评估研究

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 1 076 人，回收有效问卷 1 006 份，问卷有

效率为 93.49%。男生 515 人，占 51.19%；女生 443
人，占 44.04%；不详 48 人，占 4.77%。年龄 M

（QR）为 13.00（1.00）岁。父亲为高中以下学历 606
人 ， 占 60.24%； 高 中 及 以 上 学 历 400 人 ， 占

39.76%。母亲为高中以下学历 658 人，占 65.41%；

高中及以上学历 348 人，占 34.59%。

2.2 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积极应

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

心理韧性得分为（3.36±0.63）分，情绪调节得

分为 （2.26±0.56） 分，家庭累积风险指数 M（QR）

为 0 （0），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为 （1.85±0.39） 分。

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1 的因

子 16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1.06%（≤40%），

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

示，家庭累积风险直接负向影响积极应对方式（β=

-0.037，95%CI：-0.059～-0.014，P=0.011）；也可

以心理韧性为中介 （β=-0.029，95%CI：-0.041～
-0.017，P=0.006）或心理韧性和情绪调节为链式中

介 （β=-0.002，95%CI：-0.004～-0.001，P=0.001）
间接负向影响积极应对方式，情绪调节的中介效应

无统计学意义。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4%，心理韧性、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 3%。见图 1。

心理韧性 情绪调节

家庭累积风险 积极应对方式

0.069

-0.037

0.264

-0.111 0.261

注：图中数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均P＜0.05。
图 1 中小学生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积极应

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paths of resilienc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on family cumulative risk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调查百色市 1 006 名中小学生的心理

韧性、情绪调节、家庭累积风险和应对方式，建立中

介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累积风险可直接负

向影响中小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也可通过心理韧性

和情绪调节间接负向影响积极应对方式。

家庭累积风险会削弱中小学生的积极应对能力。本

次调查的中小学生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为（1.85±0.39）分。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及压力-应对理论，家庭结构失调、

教育方式不当等原因所带来的累积风险会使家庭氛

围、亲子关系等家庭功能因素受到破坏［12］。在此前

提下，家庭累积风险越大，中小学生越容易采取疏

离、回避等消极应对方式［13］。

心理韧性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积极应对方式间起中

介作用。家庭累积风险可负向影响心理韧性，与以往

研究结果［6］一致。心理韧性反映个体面对逆境时能

够迅速恢复并适应的能力，家庭累积风险使家庭功能

性变低，中小学生得不到重要的支持性环境（如情感

支持不足或缺乏引导等），导致心理资源缺失，从而

减弱从压力源中缓冲和恢复的能力。心理韧性正向预

测积极应对方式。研究显示，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心

理资源越充足，青少年遭受压力时越能客观看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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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韧性具有弹性，当家庭累积风险在一定范围内，青

少年会积极利用周围资源并以积极应对方式面

对［14-17］。

情绪调节正向影响积极应对方式。情绪调节体现

了个体管理和调整情绪的能力。研究显示，抑制情绪

时容易采取回避等消极应对方式，积极表达情绪容易

采取积极应对方式［18］。本研究显示，心理韧性、情

绪调节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积极应对方式间起到链式中

介作用，与同类研究结果［17］一致。个体的心理韧性

越好，对压力源的认知能力越高，从而增强情绪调节

能力，表现出积极情绪与适应能力，可减少以抑制情

绪为中心的行为，从而缓和家庭累积风险对积极应对

方式的负向影响［19-20］。

以上研究结果提示，为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应关注并减轻家庭累积风险。对中小学生的父母加强

情感表达与关注、交流方式等教育宣传，减少家庭矛

盾和亲子冲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父母需了解子

女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疏通和引导。学校可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活动，提升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

和应对能力，增强其心理韧性和情绪调节能力，持续

关注并评估家庭累积风险，为中小学生提供更加健

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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